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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秋，向来比城市来得早，也来得真切。我准

回老家小住几日，踏上那蒙着一层细尘的乡路时，便

觉得空气里已浮动着凉意了。这凉意是一种微润的、

沁人的清凉，让人觉得很舒服。

村南端是一处广阔的场院，农忙时，这里堆满了

小麦、玉米和大豆，农闲时则是村里唱大戏的地方。年

少时，我曾在这里追蜻蜓、捉迷藏，也在每一个寒露前

后的清晨，踏着湿重的草鞋，看谷子穗如何一日日垂

下它谦逊的头颅。稻子已半黄，大片大片地铺展着，风

过时便掀起簌簌的波浪。近看，每一株穗头上皆缀着

细密的水珠，排列得极整齐，这便是露水了。露水这东

西，太阳一照便消尽了，故而须得趁早来看。古人说

“白露为霜”，其实不然，霜是后来的事，此刻的露，只

是露，是秋的信使，温和地宣告着炎夏的溃退。

田边野草亦沾满了露水。狗尾草、蒲公英、蓼蓝，

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皆低垂着，显得格外温顺。我

伸手拂过，掌心顿时一片湿凉。忽然想起少时常与玩

伴们于清晨赤脚奔跑于田埂上，裤脚被露水打得精

湿，回家总免不了一顿斥责，然而第二日依旧如此。

太阳渐高，露水开始消散。稻叶上的银珠一颗颗

萎缩、消失，仿佛被无形的手拭去。田野的深绿与金黄

愈发鲜明起来，村庄升起袅袅炊烟，与薄雾交融在一

起。几个农人扛着锄头走来，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或

许认出我是那个在外谋生的孩子，或许没有。他们的

脸上刻着风霜，却也透着一种与土地相关的镇定。

我之所以在此刻归来，大抵是因这寒露时节的田

野，藏着一份永恒的安宁。它不因人的离去而荒芜，不

因时代的更迭而变迁。它只是依着节气的指令，默默

地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如同一位沉默的长者，守护着

天地间最朴素的真理。

此刻，故乡的秋意，正浓，冬天的脚步，渐近。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第二十一章

天色微亮，宗婉儿与东方长年正坐在椅子上熟

睡。突然有一名白鹤门的弟子跑了进来，口中高声叫

道：“禀报二位尊使，掌门已经来到寨外了。”

林氏姊妹闻言突地站起，口中笑道：“掌门师尊终

于到了，我们快些去迎候。”

赵氏姊妹起身道：“我们姊妹二人也有许多时日

未见过令师了，今日当真有幸，正好一睹她老人家的

风采。”吕思道：“月圣名扬四海，我正要去拜访。”

宗婉儿被惊醒后扭着东方长年的耳朵道：“快些

醒醒！月圣到了，我们也去瞧瞧热闹。”

吕思向刘彩銮瞧去，刘彩銮向他微笑道：“你们去

迎接月圣前辈吧，我在此等候。”吕思点头答道：“公

主且稍后，我们去迎接月圣前辈。”说完随同林氏姊妹

等人大步向寨外迎去。

吕思来到大寨门外，远远瞧见有一队人马正缓缓

走来，队伍绵长不下三百人。

林雪喜形于色，指向白衣女子介绍道：“骑着白马

之人便是我们的掌门师尊。”

队伍来到近前时，林晓、林雪迎上前去道：“诸位堂

主辛苦啦！”马上十余名男子纷纷下马，笑道：“二位尊

使辛苦。”说完将马儿分别牵向两侧，留出一条通道。

林晓、林雪以及硕鼠居无定跪倒在地向白衣女子

叩头，分别呼道：“参见掌门！”“参见掌门师尊！”

吕思知道此人便是月圣秦苏蓝，因此仔细打量起

来。只见她头绾发髻，蓝帕包头，身着一袭蓝衫，蓝衫

上绣着几只白鹤。生得肤色白皙，天庭饱满，弯眉秀

目，竟如二十余岁少女一般。

秦苏蓝瞧向赵氏姊妹道：“惜容、惜颜，我们好久

没有见过面了。”赵惜容与赵惜颜上前参拜：“晚辈惜

容、惜颜拜见前辈。”

秦苏蓝瞧向吕思道：“想必这位就是威震江湖的

玉郎君吕思吧？”

吕思上前一步抱拳施礼道：“晚辈哪里承受得

起。”秦苏蓝眼眸闪亮道：“吕公子不必计较江湖之中

的流言，你的事情我略知一二。你身负血海深仇，又被

仇家诬陷，若换作他人只怕心智早已迷失。我素闻公

子之名，今日一见果然英姿非凡。”

秦苏蓝语速不急不缓，但是句句都触及吕思的心

灵深处，让吕思顿生亲切之感。

秦苏蓝又瞧向宗婉儿与东方长年问道：“不知二

位如何称呼？”吕思道：“前辈，这是我的妹子宗婉儿，

她身边之人是东方长年。”秦苏蓝微笑道：“幸会！”宗

婉儿与东方长年也抱拳还礼道：“幸会！幸会！”

秦苏蓝向林晓问道：“夏邑公主在大堂了吧？”林

晓答道：“禀掌门师尊，她此时正在大堂等候。”秦苏

蓝道：“我本是武林中人，原本不想见她，只是碍于许

负的面子只有会一会她了。”林晓道：“掌门师尊大可

放心，若不是我们相救，她此刻早已死在北斗帮之手

了。因此，我们歼灭北斗帮的计划无须瞒她。”

秦苏蓝轻斥一声道：“我说要瞒她了吗？”林晓急

忙赔罪道：“弟子知错了，请掌门师尊责罚。”

秦苏蓝面色缓和道：“罢了，有些事情与你说不明

白的，随我前去参拜这位公主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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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走南闯北，看过无数江河古镇、水乡烟村，

风景各有千秋。可真正沉落心底、岁岁年年放不下的，

唯有故土苏北窑湾。

窑湾是一座稳稳骑在大运河脊背上的千年古镇。

老话讲，河兴则镇兴，河衰则镇寂。若无京杭大运河千

年奔流滋养，便没有窑湾绵延不绝的烟火，没有它饱

经风霜的市井风华，更没有一代代窑湾人临水而居、

依河而生的寻常岁月。这一河滔滔漕水，是古镇扎根

千年的血脉根基，是水乡独有的灵魂气韵。儿时听熟

的运河旧事、岸边烟火、舟船帆影，顺着潺潺流水，深

深镌刻进我的骨血，成为一生无法磨灭的故土印记。

窑湾静卧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之地，三面临水，

依河成型。水道穿镇而过，让这片寻常村落慢慢成长

为南北漕运咽喉，成为苏北、鲁南重要的水陆码头。南

北商船日夜穿梭，八方商贾云集，舟楫往来，货物集

散，造就了古镇数百年的繁华盛景。

年少懵懂时，我不懂何为漕运枢纽，眼里心里只

有家门口日夜流淌的河水。盛夏晚风轻柔，河畔石阶

微凉，村里的老人摇着蒲扇闲坐岸边，慢悠悠讲起窑

湾的百年过往。旧时码头千帆林立、舟船夜泊的旧事，

伴着潺潺水声、习习晚风，温柔填满了我的童年。

老一辈窑湾人常说，古镇的繁华，市井的烟火，寻

常百姓的生计，皆是大运河慷慨滋养出来的。

明清鼎盛之际，窑湾水道帆影连片、舟楫不绝，素

有“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的盛景。南北行船

至此转弯缓行、停靠休憩。江南的丝绸、茶叶、瓷器顺

着流水北上，北方的粮油、布匹、山货沿着河道南下，

都在这座小镇汇聚流转。运河带来商贸喧嚣，也让窑

湾兼容南北风物，养育出一方开放包容、温润豁达的

民风品性。

最难忘儿时的盛夏。那时运河水草丰茂，鱼虾成

群，每到午后暑气渐消，我便约上三五伙伴，赤脚踩上

温热河滩，提着竹篓，在浅滩静水处摸鱼捉虾。河水干

净透亮，一眼见底，游鱼穿梭，小虾嬉戏，随处可见圆

润的河蚌贴在水底。我们俯身探入水中，追着游鱼嬉

闹，河滩上满是清脆的笑声，水花溅得满身都是。

常常玩得尽兴忘形，只顾追逐那尾最灵动的鲫

鱼，脚下软泥一滑，整个人便扑进浅水里。挣扎着爬起

身，满头满脸、浑身衣裤都糊着黑黢黢的河泥，活脱脱

一个泥猴，篓里摸来的鱼虾也趁乱逃走大半。

夕阳西下，暮色漫过河堤，我们提着寥寥收获踏

着余晖归家。村口炊烟袅袅，远远便看见母亲立在巷

口，手里攥着扫帚苗子，眉眼一沉：“又私自下河？看你

一身泥猴样！”嘴上是嗔怪，心底却是牵挂。刚跨进家

门，温热的井水早已备好，换下的脏衣裳静静搁在一

旁。夜里安静下来，院子里只剩搓衣板“哗啦哗啦”的

声响，一直响到月亮爬高。

少年嬉闹的笑声、河水的叮咚、母亲的嗔骂与搓

衣声，拼凑成我童年最纯粹的水乡记忆。半生远行，踏

遍大漠戈壁，再也遇不到那般清澈的河水，再也寻不

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更再也听不见巷口那一声藏

着心疼的唠叨。

岁月流转，千帆竞渡的漕运码头早已归于宁静，

但运河古镇的温润气韵依旧留存。青石板路沿河蜿

蜒，幽深老巷藏尽沧桑，临水老屋黛瓦斑驳、木窗古

朴，一砖一瓦都沉淀着时光的温度。清晨薄雾漫过河

面，水波轻拍石堤，岸边乡亲浣衣闲谈，水声、笑语、鸟

鸣温柔相融，是窑湾独有的人间烟火。

年少时，我总爱沿堤奔跑，看河水滔滔东去，看朝

阳铺洒河面、碎金荡漾，看堤岸垂柳依依。那时只觉这

条大河辽阔绵长，能载着舟船去往江南、去往远方。从

没想过，多年后的自己会背向流水、辞别故土，远赴万

里之外的西北边关。

千年漕水滋养的，不止古镇的商贸文脉，更淬炼

了窑湾人的温润风骨。依河而生、伴水而长的窑湾人，

心性如同运河流水般宽厚通透。旧时南腔北调的商贾

旅人汇聚于此，南北风俗交融碰撞，让古镇从不封闭

狭隘，既有着北方水土养育的敦厚踏实，又有水乡浸

润的灵秀柔和。这份兼容质朴的品性，是大运河馈赠

给每一位窑湾儿女最深沉的底色。

青年意气铮铮，我一身戎装奔赴新疆边关，大漠

长风浩荡，戈壁落日苍茫，一守便是二十二载军旅春

秋。服役期满，依旧眷恋边疆热土，便扎根天山脚下、

戈壁荒原。数十年间走遍西北山河，可他乡再美的风

光，终究只是眼底风景。唯有窑湾的一河一水、一巷一

瓦，才是刻在骨血里的归途。他乡江河万千，皆为风

景；窑湾一河漕水，才是心安。

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时刻，脑海最先浮现的，永远

是门口缓缓东流的河水、老街巷袅袅升起的炊烟、儿

时河畔摸鱼的光景，还有母亲在巷口唤我回家的声

音。离家越远，岁月越久，心底的乡愁愈发绵长厚重。

回望漫漫半生，愈发笃定，这条千年大运河成就

了窑湾的前世今生，也是所有在外游子根植心底的

最深乡愁。如今归乡小住，伫立河畔，千年运河依旧

东流不息。历经修缮，古镇古韵犹存、新景盎然。青砖

黛瓦沉淀千年厚重，老街深处偶尔飘来油墩子的香

甜气息。时有孩童赤脚跑过巷陌，手里拎着塑料袋，

袋里几尾小鱼轻轻扑腾。那活泼的姿态、天真的神

情，像极了年少的我。一时恍然失神，总想开口唤住

那孩子，轻声问一句：贪玩迟归，回家晚了，你母亲会

不会也嗔怪你？

山河岁岁变迁，人事匆匆更迭。不变的是奔流不

息的漕河水，不变的是古镇绵延的文脉风骨，不变的

是窑湾儿女根植心底的故土眷恋。

一河漕水载岁月，半世风尘忆故里。此生有幸，生

于窑湾，长于漕水之畔。一身戎装守边疆，半生风尘忆

故乡。一河漕水滋养初心，半生乡情安放余生。身在天

山，心寄骆马湖畔。惟愿运河岁岁安澜，古镇烟火不

息，故土山河无恙，岁岁风华常青。

一河漕水载乡愁，半生风雪忆窑湾
王庆新

寒露，去田野走走
徐龙宽


